
东岳论丛 Feb．，2020 Vol．41 No．2 2020年 2月( 第 41卷 / 第 2 期) ( Dong Yue Tribune)

传媒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国家形象在维基百科条目中的建构与重塑研究”( 项目编号: 18BXW006) 阶段

性成果，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 项目编号: 2017ECNU－JP011) 资助。

［作者简介］甘莅豪( 1977－) ，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

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传播修辞学。

①所谓“主因( dominant) ”指某种符号现象占据文化的主体地位。参见周宪: 《“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

论》，2005年第 6期。

②［法］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王昭凤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1－15页。

③［法］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 2－20页。

符号传播中的“图”与“数”
———基于数据可视化图表的修辞分析

甘莅豪

(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20世纪末期，随着互联网媒介技术兴起，图像主因型文化越来越成熟，同时数据主因型文化也开始

展露头角，人类文化景观进入“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大量并存的时代。随着种类繁多的数据可视化图表层出

不穷，视觉符号研究不能仅仅关心“图文关系”，还应关心“图数关系”。从“图”“数”地位和逻辑语义关系看，“图数

关系”包括“锚定”“说明”“接力”和“叙事”四种关系。在这四种图数关系中，前三种探讨“图”与“数”之间的各种

修辞关系，第四种讨论了“图数单位”在信息图中组合的各种叙事结构。总体来说，在科学主义思潮背景下，利用
“图”与“数”各自的符号特征优势，数据可视化图表不仅可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传播，而且可以巧妙地传达自己的情

绪、态度和价值观，同时进一步表征和生产社会文化与权力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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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从“读图时代”到“大数据时代”

从符号传播的视角看来，我们置身的世界不是一个由纯粹事实所构成的经验世界，而是一个由各种
符号所形成的意义世界，这些符号不仅包括各种语言符号，也包括各种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这些不同
种类的符号传播信息的能力并不相同，在人类社会知识建构中的修辞地位也并非一直并列平等。它们
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化特征。

20世纪初期，随着画报、绘本、广告、电视和电影等媒介形式的兴起，图像主因型文化逐渐取代传统
的语言主因型文化，人类社会步入“读图时代”①。对此，法国学者德波指出“世界已经被拍摄”，发达资
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他认为和实体的物质商品相比，“景观”已
成为一种物化了的世界和价值观，其役人于无形，深刻影响和建构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②。鲍德里
亚进一步指出，人类通过大众媒介所看到的视觉世界，虽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可是在后现代社会，
这些图像和符号组成的“超真实”世界已经成了控制人类思考、影响人类生存的方式③。美国学者米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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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 W．J．T．Mitchell) 和瑞士学者博姆( Gottfried Boehm) 则从文化研究视角明确指出当代文化领域告别
“语言学转向”，进入到一个“图像转向”的新时期①。周宪、杨向荣运用符号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
进一步指出当代文化领域已经进入“图像霸权”和“图像拜物教”时代②③。

到了 20世纪末期，随着互联网媒介技术兴起，图像主因型文化越来越成熟，同时数据主因型文化也
开始展露头角，人类文化景观又步入了“大数据时代”。也就是说，随着宽带无线、移动社交、智能终端
时代的来临，数据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运营和个人日常社会经营的一种核心资源。早在 1989 年，美国统
计学会时任会长珍妮特·诺伍德就曾说: “这是一个运行于数字上的国家。”④20 世纪 90 年代尼葛洛庞
蒂亦预言人类即将进入数字化时代⑤。2001年，美国著名咨询公司高德纳首次提出了“三维数据”的概
念，认为在互联网信息爆炸的时代，数据处理技术将向“三个维度”发展，即数据处理量不断扩大、数据
处理速度不断加快、数据归类分析能力不断加强。2018年，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提出“数据叙事”概念，
指出媒介融合时代的数据技术和符号属性已经改变了故事组织的逻辑⑥。也就是说，“大数据时代”的
信息展现和故事组织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个层面，大数据处理成为信息展现的底层语法，即数学算
法结论如何用可视化形式展现。第二层面，数学逻辑成为信息展现的阐释工具，即信息图表中数字如何
阐释文本故事。第三层面，数字形式成为信息展现的修饰符号，即信息图表中数字符号如何修饰文本，
加强文本的可信度。在此基础上，钱爱兵从世界范围内计算机技术发展、网络设备分配和数据话语分布
的不均衡性出发，指出社会信息化过程中，全球政治、经济领域进入“数据霸权”时代⑦。

显然，21世纪注定是“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相互碰撞的时代。卡西尔在《人论》中从人的符号
性存在入手，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即人只有在使用符号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⑧。而作为人类发明的两种重要符号，“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在形塑思
维、表征意义、构建社会和编织文化时，常常分布于不同意义场合，发挥着不同的沟通功能，实现不同的
交际目的。也就是说，在文化领域的“图像时代”和科学领域的“大数据时代”的双重交织下，“图形符
号”和“数学符号”具有异常重要的修辞功能，它们共同形塑了当代社会话语。可是至今为止，图数关系
并没有像“图文关系”一样得到学者们足够的关注，这就导致学界对当代社会文化特征认识不够深刻。
因此，分析“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的符号特征有哪些不同，以及二者如何相遇、共存、冲突、结合和共
生，也就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理论价值。

二、“图”与“数”的符号特征

一般意义上讲，“大数据”指是指无法在可容忍的时间内用传统 IT 技术和软硬件工具对其进行感
知、获取、管理、处理和服务的数据集合，其类型繁多，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
据⑨。从数据显示的视角来看，各种类型的数据必须以数学符号为载体，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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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视计算技术，进行可视化表达，才能方便人类更加直观地理解和分析信息①。显然，数据可视化过
程离不开“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的配合运用。

只有对“图”和“数”进行准确限定、分类和理解，以及对“图”和“数”交集范围的分析后，我们才能
清晰地把握和分析“图数关系”。“图形符号”指以图形为主要特征，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根据图形符
号“写实性”的高低，图形符号包括“相片”“画作”“地图”“几何图形”“图表”等。“相片”是利用机械复
制技术将自然投射到底片之上的图片。“画作”则为画家融合自身主观认知和情感将自然创作于画布
之上的图像。而“地图”则是按一定的比例运用线条、形状、颜色、文字、符号和注记等，描绘显示地理表
面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图形。“几何图形”是从实物中抽象出的，帮助人们有效地刻画错综复杂的世界
各种图形，比如点、线、面等，其常常也是“相片”“画作”“地图”的组成要素。“图表”指在平面中显示
的，可直观展示统计信息属性( 时间性、数量性等) ，对知识挖掘和信息直观生动感受起关键作用的图形
结构，是一种能将对象数据直观、形象地进行“可视化”表达的手段。
“数学符号”指为了方便数学抽象思维和形式运算，而创造的各种符号，其中包括“量值符号”“关系

符号”“元数学符号”等。“量值符号”指标记各种量值的数字和字母符号，如: 4，i，e，π等。“关系符号”
指标记各种量值之间关系的符号，如加号( +) ，减号( －) ，乘号( ×或·) ，除号( ÷或 / ) ，并集( ∪) ，交集

( ∩) ，根号( 槡 ) ，对数( log，lg，ln，lb) ，微分( d) ，积分( ∫ ) ，闭合曲面( 曲线) 积分( ∮ ) 等。“元数学符号”
是一种自反性符号，指当数学运算公式和文字书写过于复杂时，用一个简单的符号代替该复杂的符号，
如:因为( ∵ ) ，所以( ∴ ) ，三角形( △) ，直角三角形( Ｒt△) ，正弦( sin) ，双曲正弦函数( sinh) ，x 的函数
( f( x) ) ，极限( lim) ，角( ∠) ，连加:∑，连乘:∏等②。

事实上，在“图形符号”的“几何”“图表”和“地图”种类中，“数学符号”时常交织和共现于其中。换
言之，从修辞互文和文本构成层面看，几何图形的表达、变换和代数方程的列式、运算具有彼此转换、助
力于人们思考的特征，如解析几何。而“图表”则是各种数字的可视化呈现，“地图”则是“图形”和“数
字”共同绘制和标记的成果。总之，“数学符号”和“图形符号”之所以时常协同构成文本，彼此互相映
证，是由于这两种符号之间不仅存在“互仿”，而且存在“缝隙”，即两者原本就分属不同媒介和符号系统。

( 一) 图形符号联结空间思维，数学符号联结时间思维
莱辛曾比较绘画和诗歌，认为“绘画用来摹仿的媒介符号和诗所用的完全不同，这就是说，绘画用空

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
协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
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事物。”③在莱辛看
来，图形适合表现非线性的“空间铺排”，而诗歌适合表现线性的“时间接续”。

莱辛对图文的比较，也同样适合图数分析。从排列和指称特征来看，数学符号非常接近语言符号。
首先，在符号结构层面，数学算法的线性排列更接近于语言单位的前后接续，即数学算法的运算规则类
似于语言结构的语法规则，人们需要根据数学符号的运算步骤和顺序一步一步地计算才能得出最终结
论。其次，在符号叙事层面，语言可以描述事件历史、人物行动和故事发展，数学算法也一样可以轻松地
表达时间之维。当数学符号被用来描述运动学等物理现象时，只需要在代数公式中设置时间参数( t) ，
就能轻易地描述与计算事物的运动过程和轨迹，比如伽利略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
集》中阐述的加速度，用公式可表达为 a =dv /dt，在该公式中，引入时间参数 T就能轻而易举运算物体在
时间中运行的规律。最后，当数据可视化图形在讲述新闻故事时，数学符号的时间指称也能够轻易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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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平面空间或三维立体空间表现出四维时间的问题，比如英国国防部在分析与预测“战争和消减军费
如何影响武装力量”的数据图片( 图 1) 中采用在数轴和图形旁边标记年代数字，从而展现了不同时期士
兵的死亡人数和战争、军费历史变迁的关系①。

图 1 英国国防部分析与预测“战争和消减军费如何影响武装力量”

( 二) 图形符号是表象性的，数学符号是推论性的
苏珊·朗格在符号美学中将符号分为“推论性符号”和“表象性符号”，并认为这两种符号承担了人

类不同的艺术表现功能。所谓推论性符号指能够指称各种事物，并能表示该事物的性质及展现事物之
间关系的符号。苏珊·朗格以话语符号为主，指出“推论性”具有三种特征:具有词汇和语法，即词汇标
记相对独立的符号单元，语法构成复合符号单元;能够构成一部词典，即某个符号意义可以根据其他意
义单元或意义单元组合加以界定;具有可翻译性，即可以把一种符号翻译成另一种符号。所谓表象性符
号指一种“任何可知觉或可想象的整体，这一整体可以展示出整体内部的各个部分、各个点，甚至各种特
征和方位之间的特定关系模式。”②也就是说，表象性符号可以被视为再现了另一个与其包含相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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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比如地球仪表象地球，舞蹈模拟某种意境。由于表象性符号所再现的东西常常是不可知觉的或
不易想象的，其常常必须借助大脑中深刻的直觉去把握事物特征，因此苏珊·朗格认为其具有如下特
征:一是它不以推论性和确定性为目的，而主要表现人类的情感领域;二是它具有有机整体性的特点;三
是各元素间的组合并没有固定的法则，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独创性;四是没有稳定的内涵，不直接传达普
遍性;五是从瞬间的、简单的、静态的、代表一个单一概念的意象，到越来越大的连续的整体的、能相互指
示、有变化的场景、甚至是运动中事物的视觉意象群中发展起来的;六是作为一种符号，依然是一种意义
的载体，依然具有一种构形的功能等①。

根据苏珊·朗格定义和描写，图形是表象性符号，而数字是推论性符号。图形虽然有一些组成要
素，但是并没有独立意义单元，正如罗兰·巴特所认为，图形的意义时刻“浮动的”，随着场景的变化而
变化。由于没有单元，图形也无法形成严密而系统的图形词典。同时，图形也不具备可翻译性，无法把
一幅中国水墨画翻译成西方油画。相反，图形只能作为整体进行指涉，其通过形状的相似性与抽象性、
色彩的浓烈性与轻淡性、视角的透视性与散点性，在直觉和潜意识上激发人们一些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
的情绪和态度，比如图 1中的人形图。人形图是一种和人体形状极为相似的表象性符号，该符号直接把
冷冰冰的数据还原成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个体，从而促使读者在了解军费的增加和牺牲士兵成正比的同
时，体会到一种人文关怀意义上的“反战态度”。

和话语相比，数学符号更具有“推论性”，其以各种不同的数字和运算规则为基础，组建了一个严密
的意义系统。可以说，数学符号的意义不仅严格限定，而且具有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可通约性，其出现的
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弥补话语符号的歧义性和文化差异性。在图 1 中，饼状图的百分比和柱状图的数字
标记了图形的具体量值，从而赋予了图形科学意义上的精细和准确。

总体来说，图形中这种在潜意识层面影响着读者情绪和态度的人形符号与柱状、饼状图表中的科学
数据互相配合，一方面体现了数据新闻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一方面又巧妙地传达了新闻行业的人文
关怀。

( 三) 图形符号是连续性的，数学符号是离散性的
连续性和离散性反映了人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认知语言学家泰米( Talmy) 指出“对一

个数量体形成的概念是在其构成整体中有分离或中断的情况，这个数量体就是( 内部) 离散性的;否则，
对这个数量体形成的概念就是( 内部) 连续性的，即在其构成整体中没有分离或中断的情况。”②比如在
人们的概念系统中，每一只狗、每一本书都有空间上的界限，体现的是离散性。水、土壤、塑料等物质在
人们的概念系统中没有具体的边界，体现的是连续性。可以说，“连续性”和“离散性”这两种视角相互
补充，共同构建了人类观察世界的认知基础。

作为表征世界的符号，在数据可视化图形中，图形和数据常常偏向不同的观察视角: 图形是连续性
的，数据是离散性的。著名的信息图表设计师卡罗( Cairo) 就指出，从相片到几何图形，数据可视化的图
形符号往往是利用色彩、形状、线条、轮廓和明亮度等因素对自然世界不同程度的模拟，比如图 2③。

图 2 图形表征人脸的抽象化连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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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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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风: 《艺术符号美学:苏珊·朗格符号美学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 58－59页。
Talmy，L．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Cambridge: The MIT Press，2000，pp．23－25．
Alberto Cairo: 《不只是美:信息图表设计原理与经典案例》，罗辉、李丽华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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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体和图形的相似程度，图 2 中的这些人脸体现了图形符号从具体描绘到抽象概括的过程。
然而，在这些人脸中，即使右边最抽象的几何图形，也是一种经验上的连续存在，即从该几何图形我们能
依稀分辨出眼鼻和人脸的轮廓。或者说，图形符号和自然事物之间存在一定的自然相似性，它们之间的
关系具有认知上的理据，即图形不得不模拟自然事物的连续性特征。而数据则没有这种理据。相对来
说，数据的意义来自于人们的约定俗成，比如“5”这个符号和自然界的任何物体都不相像，其直接指称
了人脑中的“数”的概念，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明某种东西的存在，而是为了标识量的大小，研究量的关
系。由于“数”的概念来源于人们主观对自然界区分与范畴化的结果，“数”在本质上就是离散性的。在
图 1中，如果我们把数值全部去除，剩下的柱形图形，读者将会把它们整体看成一个连绵起伏、不间断的
无意义图形，而无法理解其表达的区分、关联和对比的意义。而一旦把数据恢复，读者就能借助数据的
离散型以及柱形图的连续性，看出英国兵力在不同年代趋势性的变化。

三、“图”与“数”的共生策略

20世纪 70年代，罗兰·巴特最先从结构符号学视角开始反思“读图时代”的图文关系，他认为图文
之间存在三种共生关系:锚定( anchorage) 、说明( illustration) 和接力( relay) 。所谓锚定，指图像的意义显
得漂浮不定，语言能够固定图像的意义。所谓说明，指图像成为语篇的寄生信息，阐释和实现语篇。所
谓接力，指语言和图像信息互相补充。显然，罗兰·巴特对“图文关系”阐释，包括两个层面，一为图文
地位关系，一为图文的逻辑语义关系。从符号地位角度看，锚定关系中，文本寄生于图形，解释说明图
形;说明关系中，图形附着于文本，阐释证实文本;接力关系中，图文地位平等，“两者组合形成更高的信
息单位”①。从逻辑语义关系看，“锚定关系”和“说明关系”中图文信息互相指涉，“接力关系”中图文信
息互相补充。由于巴特对图文逻辑语义关系论述较为粗糙，马丁内克( Martinec) 和萨尔韦( Salway) 等从
社会符号学视角，借鉴韩礼德(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进一步指出“图文关系”存在“扩展”和“投
射”关系，其中扩展又包括详述、阐释和例证等关系，投射包括话语和思想关系等②。总之，罗兰·巴特
和马丁内克等学者从符号学和语言学出发揭示“图文关系”的研究成果，有利于人们系统了解图文配合
的各种类型，并利用图文符号各自的优势特长进行有效传播。

实际上，图数关系和图文关系存在部分类似之处，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本文将在借鉴罗兰·巴特
和马丁内克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图”和“数”各自不同的符号特征，总结出数据可视化中图数符号的关
系系统。从图数共生视角看，“图”和“数”之间同样存在“锚定”“说明”“接力”“叙事”关系。

( 一)锚定关系
所谓“锚定”关系指数字符号对图形符号信息进行精确化的定位。通常来说，数据可视化图表中存

在各种柱状图、饼状图、时间轴和事物图形等。这些图形符号常常必须用数字符号进行数量值、时间、范
围和空间标识。比如图 3是美国著名信息图表制作专家卡罗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
制作的一张信息图表③。在该图中，柱状图和饼状图满足了人们对量值粗略的直观感知，而其旁边或者
上方的数字能进一步对柱状图和饼状图进行精确性标识。在时间轴上，时间数字清晰地将时间数值和
柱状量值勾连起来。在其右上角，数值对不同颜色的长方形进行标识，框定不同颜色代表的数值范围，
从而让读者可以根据巴西地图中不同地区颜色的差异，了解到这些地区人口变化的大致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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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es，Ｒ．“Ｒhetoric of the Image”，in Ｒ．Barthes ed．，Image．Music．Text，London: Fontana．1977，p．15，pp．32－51．
Martinec，Ｒ．＆A．Salway．“A System for Image－Text Ｒelations in New( and Old) Media”，Visual Communication，2005( 3) ，

pp．33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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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巴西人口机遇

有时数据制图专家一方面希望利用图像的形象性增加数据新闻的可信度，一方面又必须缩小实物
图片尺寸，将其排列入数据信息图，这时也必须借助数字标识，将该实物在物体空间中的实际大小尺寸
传达给读者。比如图 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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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国超级天文望远镜

图 5 大卫·鲍伊( David Bowie)写歌的词频

该图将各国各种类型的天文望远镜进行
了造型对比，同时通过数值标记这些素描图
形来展现这些天文望远镜的实际大小，并以
此来说明天文望远镜的发展进程。

( 二)说明关系
所谓“说明”关系指图形符号对数字符

号信息进行具象性的描绘。信息可视化图表
制作流程需要经过以下六个步骤: 确定故事
选题、数据采集、数据清理、数据计算分析、数
据结果列表、数据可视化呈现。在这六个流
程中，后五个流程往往离不开数字符号的参
与，而最后一个流程，则离不开图形符号的参
与。总体来说，经过数据清理和计算等前五
个流程后，信息制图专家大概已经能够了解
和预测新闻故事的发展与脉络。在最后一个
流程，信息制图专家必须用图形和数字把故
事描绘说明出来，这时图形往往利用其空间
性、表象形和连续性优势将数字演变的趋势
度、凸显度、密集度和大小度展示于读者眼
前。还以图 3 为例，图中左下角的坐标轴趋
势图展示了各国或大陆人口出生率的趋势
图。显然，这张图的诞生过程经过了不同环
节工作者对数据的加工。首先研究者收集各
国和大陆不同年份的人口数据，对不同年份
的出生率进行数学计算，接着再将各国不同
年份的出生率列于数字列表中进行对比。此
时，在数字列表中的各种出生率数据还处于
离散的状态。最后，制图专家再利用坐标轴
以及趋势曲线将各种数字连接在一起，将人
口变换的趋势展现于读者面前。同时，由于
数字表中，人口统计的国家和大陆有几百个，
为了避免过多的趋势线对读者进行干扰，制
图者用不同颜色和亮度对曲线进行标注，从而将其认为重要的几个国家凸显出来进行对比。显然，在这
张趋势图中，图形符号优势充分地弥补了数学符号的劣势，将趋势和重点有效地传播了出来。

制图专家还经常运用树形图、地形图、网状图、散点图和泡泡图来展现数据之间的层次关系、密集关
系、分布关系和大小关系。图 5 展示了歌手大卫·鲍伊( David Bowie) 写歌的词频分析①。在该信息图
中，大小不同的泡状图密布于大卫·鲍伊面孔之上，这些分布在脸上的泡泡一方面通过隐喻机制，暗示
各种词汇就是大卫·鲍伊创作灵感的源泉，另一方面表现了大卫·鲍伊使用这些词汇的分布特征和频
率大小，从而有助于大卫·鲍伊的粉丝和研究者们进一步了解大卫·鲍伊的风格和个性。

161

符号传播中的“图”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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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奖牌和经济关系

( 三)接力关系

图 6 计量你的粮食 图 7 太阳系行星尺寸图

所谓“接力”关系指“数学符号”和“图形符号”蕴含了完全不同的信息，两种信息组合在一起才能完
整理解。从逻辑语义角度看，“图”和“数”之间的“接力”关系也存在“扩展”和“投射”关系。“扩展”和
“投射”术语来源于韩礼德在系统功能语言
学中对小句关系的分析①。如将韩礼德的理
解和定义引申入“图”和“数”之间的关系，那
么所谓“扩展”指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表征
意义不同，两者相互配合传达信息。“扩展”
关系又包括两种层次关系: “延伸”和“增
强”。“延伸”指图形符号提供新的信息，进
一步补充说明数学符号。图 6为统计发达国
家粮食浪费情况信息图的一部分。在该图
中，设计师一方面在图的最下面一行用数字
指出在发达国家每年有 3亿吨可食用粮食浪
费，一方面在图形中标识出大量被浪费的各
种食物，从而进一步形象说明了发达国家粮
食浪费的程度。“增强”指图形符号用各种
修辞方法来润色数学符号，比如隐喻、暗示、
对比和类比等手法。图 7为一张图解太阳系
行星各种尺度的信息图，在该图中，作者一方
面用直径不同的图形来说明行星大小不同的
尺寸，一方面用不同种类的水果横切面来对应
不同的行星，从而让读者能从日常知识中对水
果大小的直观经验来类比理解行星的大小②。

同样，借鉴韩礼德的定义，所谓“投射”指
数学符号通过图形符号来投射，作为后者的言
辞或思想，来传达信息。“投射”关系的图形常
常采用人形符号。图 8信息表回答“是否国家
越富裕，就越容易获取奥运奖牌”这个问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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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图算出各国获奖牌数和 GDP 的比值，从而揭示出相对贫困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奖牌。在该信息图
中，制图专家将比值看成平台指数，并让各国运动员站在高低不同的平台上，向读者宣读他们自己国家
的数据，从而将指数柱状图形象化为奥运会运动员的领奖台，制造出各国运动员比拼平台指数、进行竞
赛的紧张感，进而增加了信息图的戏剧性和可读性。

(四)叙事关系
“叙事”关系，则指图形和数据信息在数据信息图中构建叙事结构的配合关系。如果说“锚定”“说

明”“接力”关注“图”和“数”如何在个体单位中结合，那么“叙事”关系则在更高的结构层次，关心“图数
单位”如何组合和建构不同的叙事结构。根据“图数单位”叙事展开的逻辑，“叙事关系”分为“空间叙
事”“时间叙事”“逻辑叙事”三种。所谓“空间叙事”指信息图展现了不同的空间场景，在这些空间场景
中“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共同描述和说明了这些场景发生的事件和数据。读者以上帝般视角，对这
些图形进行拼接，从而能够对新闻事实具备全景性的了解。图 9信息图描述了 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钻

图 9 深海漏油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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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平台发生爆炸，造成深海漏油事故①。该图形右半部分使用了平面地图来标明事故发生的地点，以及
为了处理该事故所调集的各种资源数据。左半部分则从纵深维度反映了水下救援的过程和难度。整个
信息图中，宏观地理位置标记和微观深海救援操作共同清晰地呈现了整个事件的全貌。

所谓“时间叙事”指信息图着重述说一条完整的时间链，在该链中，“图数符号”共同叙说着不同时
间的人物和事件，从而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层次关系和发展顺序，以及这段时间中
发生的社会变迁。图 10描述了伊丽莎白二世登基以来英国社会的 60 年变迁②。该信息图首先在左上
角，用数据锚定了不同颜色方块代表的时间范围，然后再在地图中用这些颜色显示 60 年间殖民地从英
国属地独立出来的历史，从而形象说明“日不落帝国”的衰落过程。

图 10 英国伊丽莎白二世登基 60年社会变迁

所谓“逻辑叙事”指信息图着重述说问题的逻辑顺序，在信息文本中，图数符号共同说明不同层次
的问题，并按照读者的阅读顺序展开( 通常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还以图 3 为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该信息图新闻叙事的逻辑顺序。首先在信息图的最上端展现了新闻的开头部分: 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
查数据，用不同颜色代表不同人口增长率，并标注于巴西地图，从而说明 2000－2010年间巴西经历了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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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普莱菲最早的条形图

图 12 南丁格尔的鸡冠图

康的人口增长。接着在下端的左边，用趋势曲线图，说明“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巴西的出生率比较
低。”然后在下端的右边，用两幅趋势图说明 2030年巴西会提前面临人口拐点，人口将出现下降，随之而
来，巴西将会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最后在信息图的右下端，给出了“如何把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化为
历史机遇”的专家建议。从该信息图，我们看出“图”和“数”之间并非一种简单的“锚定”与“说明”的关
系，而是共同配合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叙事模式，向读者讲述一个集乐观与悲观、充满
危机和挑战的人口变迁数据新闻故事。

四、结语:从画线记数到信息可视化

从数学史的角度看，最早“数学符号”诞生于人类画线刻数、黏土筹码，以及结绳记事等标记行为
中①。此时，“数学符号”并非抽象的符号，而是和具体的视觉物像密切联系于一起。直到公元前 3 千年
初期，“人类从楔形文字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数字从被计量的物体中解放了出来! ”②即数字从现实中被
抽离出来，具有了抽象性。此时，“数字”和“图像”才实现了分离，数学才成为抽象的一门科学。公元前
6世纪时，“图数关系”在毕达哥拉斯哲学思想中，实现了反转，这位古希腊先哲认为“一切皆数”。在他
看来，图像，比如几何图形，正是从数字中衍生出来的③。
其后两千多年，随着算术学、代数学、几何学和解析几何
等数学分支越来越多，“图数关系”越来越紧密，几何和
代数常常彼此互证，解决了无数的数学难题。17 世纪开
始，数学进一步被用来描述自然运行法则，也就是各种视
觉性的物理、天文现象必须数学公式化，才能证明其先进
性。随后，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视数学化为提升本学科
科学层次的唯一路径。20世纪，随着各种自然学科走向宏
观和微观领域，人类已经无法单凭直观视觉和视觉隐喻想
象该领域世界。非连续的抽象数学世界甚至替代经典的
图像世界成为人类对世界的想象。比如，在量子领域，物
理学家们开始满足于利用离散性的数学符号特征谈论世
界，并将其视为“对世界描述”的合理方案之一④。
“图”和“数”除了在纯数学和应用数学领域( 物理、

天文等) 发生关系，二者在修辞学领域也彼此共生。随
着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影响力的日益扩大，“有图为证”和
“万物皆数”的理念越来越成为了各行各业接受的科学
标准，由此“图形”和“数字”自然就成了最有说服力的修
辞手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780 年威廉·普莱菲创
造了公认最早的数据可视化条形图( 图 11) 。随后 19 世
纪中期，“提灯女神”医疗改革家南丁格尔改进了信息可
视化表达，创造了著名的鸡冠图( 图 12) ⑤。在图 1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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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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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法］洛奈: 《万物皆数》，孙佳雯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 17－31页，第 17－31页。
张祥龙: 《数学与形而上学的起源》，《云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 2期。
成素梅: 《量子理论的哲学宣言》，《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 2期。
［英］西蒙·罗杰斯: 《数据新闻大趋势:释放可视化报道的力量》，岳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第 164页，第 54－59页。



12中，普莱菲和南丁格尔拼接了棱角分明、形状规整的方块柱状图形和大小不同的三角饼图形。对于
这种类似机器零件的图形设计，克莱斯和列文( Kress＆Leeuwen) 指出“圆形、三角形和方形在当代西方社
会中，是机械工业、技术秩序和人类建筑中的基本要素。……这些图形通常被认为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
直接的影响力。”①而信息可视化采用这些形状往往暗示其表达的科学性和技术性。这些图形再经过数
据锚定，立刻能够获得精细、准确的可信赖感，从而悄然满足了现代社会对客观真实要求的判断标准。

此后，信息可视化大师们一直利用“图形符号”和“数学符号”在空间 /时间、表象 /推论和连续 /离散
方面的不同特征和各自优势，探索图数配合的各种可能。从“图”与“数”的地位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来
看，“图”和“数”存在“锚定”“说明”“接力”“叙事”四种配合关系。“锚定关系”指数学符号对图形符号
的时间、空间、范围和量值信息进行精确化的定位。“说明关系”指图形符号对数学符号的趋势度、凸显
度、密集度、大小度进行具象性的描绘。“接力关系”指“数学符号”和“图形符号”蕴含了完全不同的信
息，两种信息通过“投射”或者“扩展”方式组合在一起。“叙事关系”则指图形和数据信息在时间、空间
和逻辑三个方面构建叙事结构的配合关系。图 13 展现了基于罗兰·巴特“图文关系”分析和韩礼德
“小句关系”推导出的各种“图数关系”类型。

图 13 图数关系图

此外，在信息可视化图表中，“图”和“数”是具有特权的媒介符号，人们必须通过“图数符号”理解事
物，生产和交流意义，争夺话语权。换言之，虽然信息可视化图表是科学主义思潮中的产物，但是依然无
法逃避制图者通过“图”和“数”表达自己的社会认同，刻下自己的情绪与印记。也就是说，信息可视化
图表选择什么图形和数据，在图数搭配中，突出哪些重点、怎样构图、如何刻画等，其实隐含着社会权力
关系、制度建构，以及制作者的道德、价值及审美判断。比如图 3中，信息制图者在巴西地图中选择颜色
标记巴西人口数量变化率时，用鲜红的颜色标记负面增长率，而用深绿色标记正面增长率，用灰色标记
零增长率。由于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红色通常是“危险警示”的信号，所以作者通过红色标记隐含地表
达了其认为人口越多就越好的价值取向。总之，“图数关系”的后续研究不仅需要从结构主义视角来进
行修辞分析，还需要进一步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分析其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从而窥探符号、话语、权
力、知识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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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unther Kress and Theo Van Leeuwen．Ｒ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
2006，p．53．


